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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深处煤矿美 张科 摄 （榆北曹家滩公司）

有双稚嫩的手，轻轻抚摸着你
坚硬的表面，有着凹凸不平的纹理
你是我们在年少时
大树下爷爷讲的故事
烛光里妈妈的摇篮曲
在你的努力下
孩子们眼中的期待
都会一个个变成现实

有双活力的手，轻轻抚摸着你
用心感知你的炽热，用情体会你的执着
你是我们在青年时
经历风雨后奋斗的动力
前行中带着坚强的力量
引领着青年们一心跟着你
告别长夜，终遇黎明

有双强壮的手，轻轻抚摸着你
倾诉着心中的信仰，坚守着最初的誓言
为人民服务
你是我们在中年时
穿越迷航的灯塔，十字路口的方向标
让我们再次坚定
跟你走的决心

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着你
像是面对心爱的人
嘴角的弧度，充满着甜蜜的味道
你是我们在年老时
终一生的革命伴侣
寻一世的灵魂守候
小小的红船
承载着一代代人的珍贵回忆

走过99年
你依然有着年轻的模样
每一次抚摸都给予我们力量
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精神洗礼

走过99年
你依然有着年轻的模样
每一次回望总有太多的悸动
每一次呼喊你的名字
总让我们热血沸腾

每当唱起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你的模样就愈发清晰
永远是
年轻的模样 （生态水泥公司）

年轻的模样
文/吕建 音/李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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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战袍”
宁昕 杨宝林

穿起藏青色工作服
头戴小红帽
腰间一枚橙色自救器
脚踩黑色绝缘胶靴

“战袍”上身
他们，走向深深的井巷
他们，成为了勇敢无畏的开拓者

在那一抹藏青与黑色中
是他们坚挺的脊梁
是他们沉稳的步伐
在那一丛红与橙里
是他们开采光明的决心
是他们甘洒汗水的衷肠

他们穿越煤层
从一个巷道走向又一个巷道
他们趟过积水
从一个工作面走向又一个工作面
他们挥舞有力的臂膀
支护，掘进，打眼，爆破
用汗水和青春谱写最绝伦的歌谣
平凡的他们因此而变得不再平凡

在那一抹藏青与黑色中
翻涌着战斗的血液
隐藏着英雄的模样
在那一丛红与橙里
跳跃着希望的火苗
闪亮着不朽的勋章

（红柳林矿业公司）

邵庆芳

雾 之 缘
四川，天府之国，气候温和、空气湿润，

盛产美女。我，作为在四川生活了十几年
的北方女子，似乎并不喜欢，因为湿润，因
为冬天的寒冷，更因为雾蒙蒙的天气。

水多，雾自然多。从冬季到初春，不
管有没有霾，广元的早晨大多被雾笼罩，
或厚，或薄，或久，或短，全是白茫茫，雾
朦朦。从远处看，人非人，花非花，树非
树。远看是草，近看是花，远看是平坝，
近看是河塘。雾在山间飘浮，在河面萦
绕，在人群中穿梭。真正是人在雾中走，
心在画中游。街市上，公路上，长长的车
队打着雾灯如长虫一般慢慢蠕动，不快
不慢，不急不躁，大车，小车，不管几个轮

子，都有君子风度。
雾多，水气自然多。大树，小树，小

草，叶子多是肥厚浓郁。经雾濡润，那
树，那草都被洗得干干净净，好些枯枝败
叶，经不住水气的重压，或掉，或弯，弯的
则在头顶掉几滴水珠，如水银一般。最
迷人的是河边的柳树，它们长长的细枝
被雾裹着，如银条一般伫立于寒冬之中，
亦如山间小溪断崖飞泻的瀑布，微风吹
来，轻动身子，轻歌曼舞。

大雾，让人难见青天，蓝天白云在许
多时候，只是人们的怀念。大雾让人难
见太阳，更多时候，穿过浓雾，时隐时现
地射出几束不长的光，让人觉得太阳也

让位于浓雾，有点弱不禁风，有点羞羞答
答，有点放任不管，任由各种雾疯狂、霸
气、迷恋着大地。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是一个忙碌的世
界，节奏感急促的世界，如果真是天天蓝
天时时白云，日日阳光刻刻和煦，人的心
情是更舒畅，但也更繁忙，车开得更快，
人走得更欢，陀螺旋转得更急促。

好在有雾，可以缓解这种忙碌。于
是，山山水水披着雾，各色人等戴着雾。
人们以雾为伍，为伴，为友。在雾中放慢
了脚步，在雾中交谈，在雾中嘻笑，在雾
中行走，在雾中吟唱。自然，山不是本色
的山，人不是本色的人。

好在人们有目标，故而雾再大，也不
会迷失方向。好在，人们有动力，不会
因大雾而停止前进的脚步。好在，人们
有责任，不会以雾为借口。好在，雾中
有歌声，或是唐诗，宋词，元曲，或是京
剧，川剧，人人有目标，人人在奋斗，人人
都有快乐。

走出自然界中的雾，难。走出心灵中
的雾，更难。因为雾成了我们生活与生
命的一部分。与其躲避雾，不如接受雾，
与其讨厌雾，不如喜欢雾；与其诅咒雾，
不如拥抱雾。既然走不出雾，不如在雾中
坦然前行。

（黄陵矿业瑞能公司）

在家里的储藏室里，放着一辆黑色的
自行车，车子的链条已经生锈，车轮也瘪
了进去，再也不能骑了，却一直舍不得扔
掉，因为这辆自行车见证了我的成长，也
满藏着父爱。

二十多年前，在小轿车还没有像如今
这般满大街穿行时，自行车可是风头无
二的物件。记得父亲第一次骑着自行车
回来的时候，他骑在车上，把身板坐得笔
直，满面春风，得意洋洋，一路上把车铃

铛拨得叮当响，那清脆的声音丢在了邻
居家门前的土路上。他还没到家门口就
已经呼喊起来，让我和母亲出去看看他
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礼物。

我兴冲冲地跑出去，好家伙，父亲刚
好刚把自行车停好，站在油光锃亮的车前，
显得神气活现，等待我们夸赞。我惊喜地
抱住父亲，央求他骑车带我逛一圈，父亲便
把我抱到车前大梁的座垫上，“叮铃铃”车
铃响起，一路驰骋。从此，这辆车就成了
我的“专属座驾”，上下学都是父亲骑着自
行车接送我。记忆尤深的是下午放学父
亲接我的情景。他推着车子站在学校门

前的那条路上，当我们蜂拥而出时，父亲
便往前伸着头，目光明亮，在一群群的小
孩子中间寻找我，每当父亲从人群中找到
我的时候，脸上就会浮现出一抹微笑，然
后冲我使劲地挥手，告诉我他在那里。

坐在自行车上最惬意的时光，是从学
校到我家需要骑十几分钟我就坐在父亲
前面，背靠在他的胸前，他卖力地蹬着车
子，车轮转得飞快，车子骑行曳起的风，
把我吹得咯咯笑。

春夏秋季骑车是一种享受，可到了冬
季就不一样了。冬季，天寒地冻，寒风刺
骨，如刀割一样，只是从没“割”到我，那风

都奔着父亲去了。他个头比较高，骑车的
时候，为了保护我，总是弓着腰，像一个弯
着的弹簧，我就躲在他的军大衣里，背后是
他暖烘烘的体温，脖子上围着他的围巾。
躲在军大衣里，如被包裹在一个温暖的世
界，虽然能够清晰地听到呼啸的北风声，却
从不觉得寒冷。这样的日子，直到我上初
中才结束。而那辆自行车，也因为骑得时
间太长，铃铛不响了，链条生锈了，车胎也
换了几次，原本一身乌黑的油漆，也被岁
月侵蚀得斑驳。父亲很少再去骑它，却不
愿把它丢掉，天气好的时候，就把它从储
藏室里搬出来，擦擦洗洗，拨动几下车铃
铛，绕着院子推一圈，有时候他会喃喃地
对着自行车说：“老伙计，我们都老了。”

自行车老了，父亲也老了，可那段躲在
他怀里驰骋的岁月，还依然鲜活在我的记
忆里。如今，天气好的时候，我负责把车子
推出来清洁，父亲则坐在旁边指挥，告诉我
链条怎么拧紧，车轮怎么清理……日子就
这一样一天天逝去。 （陕钢汉钢公司）

父亲的自行车
张飞

最近林林总总看到一些关于
亲情的话题，便抄录了微博上的
一段话：亲子之间的感情，总是
充满了遗憾。这种遗憾是因为不
懂珍惜，我们错把太多关怀当打
扰；因为羞于表达，那些“爱与对
不起”从没说出口。

毕业已两年，也算是刚摸到
了社会的门槛。有很多时候会和
身边的人聊起我们的父辈，有人
说随着自己离开家乡，满腔孤勇去
别的城市工作，发觉父母开始变得
不认识自己，自己也开始不认识他
们了。大家都很迷惑，到底是空间
距离的疏远，还是我们与父母逐
渐在感情上真的产生了隔阂。

就我自己的经历，大学期间
看到了某人去爬华山的微博，自
己规划了一个周末，没拉帮结伙，
独自一个人就坐着火车去了华
阴。家人周末总会问我过得怎么
样？那天也不例外。接起他们的
电话，我却没有说实话，而是找了
个安静的地方说我在学校没有出
门，没有引起什么怀疑。晚上 21
时许，我比网上搜的攻略早了一
个小时出发，但我又是个不太适
应走夜路的人，却在那个时候发现深夜反而给自己
的前进添了几分勇气。挂着安全绳，摸索着跟着队
伍一路上到山顶，预先穿了厚衣服却发现并没有什
么作用，租了军大衣就站在那风里听着歌等了两个
多小时，也如愿以偿看到了日出的美景。

后来一次晚饭桌上无意间说漏了嘴，当时有
种突然沉默的气氛，还是他们笑着说我时间都
用在了看世界上了，谁都没有戳破一些深层次
的东西。只是在深夜里突然收到他们发来的一
条信息：“孩子，我们都知道你在摸索着长大、自
己做决定，但是有些事情，你不应该瞒着我们。
我们接受你的独立和倔强，你也要接纳我们的
啰嗦和关心，我们也许不能干预你的路，但至少
让我们有知情权。带有风险性的活动，你不能事
后才告诉我们……”在那天晚上，我哭的稀碎。

我们总是或主动或被动地独立长大，上高中
住校、上大学离家，距离感拉远之后，隐隐约约总
会有种自以为的成长心理——我自己做主，和他们
没什么好说的。同时受到各种因素影响，都特别擅
长“伪装”。在产生矛盾的时候，我们会选择憋住不
说，独自躲开；更有时候明明是心系彼此，却因为这
个年龄带有的某种羞涩也不愿开口表达。这样一
来，父母在等我们说谢谢，我们在等父母说对不
起，显得几分生疏。前不久，我和舍友计算以自己
的工资和消费，需要多久才可以在这座城市买一套
自己的房子，那次我认识到不是生活善良，是父母在
为我们负重前行。那看上去平淡的表面背后，其实
有着柔软的暗流，只有走近了才能看清楚。他们
对我们的宠爱，其实比任何人都毫无保留。

在表达爱这件事上，没有谁是熟练工。如果
拥抱显得太矫情，我想找个机会为他们做一顿
饭，这个想法开始越来越强烈。不断与父母和
解，让父母在我的生活中拥有参与感，这应该也
是成长的一部分吧。 （运销集团榆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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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农历 7月 23日，妗子在人生
旅途中走累了，停住脚步歇息下来。追
忆妗子的生命历程，感念妗子对外甥的
恩情，不禁潸然泪下。

大舅在矿上上班，妗子在老家操持
家务、孝敬外公外婆。在交通、通讯
都不发达的岁月里，他们聚少离多。
种瓜、锄地、收割及教养年幼的表弟、
表妹等等重担都落在瘦弱的妗子肩
上，直到表弟 10 岁时解决了户口问
题，情况才有所改善。

到矿上后，妗子不忘勤俭持家、与
人为善的初心，传承着优良的家风。矿
上大修队盖房子、矸石山上拾煤、小商
店站柜台等不同岗位，她都辛勤劳动
过。在有限的条件下，妗子用勤劳的双
手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舅舅和表弟、
表妹总是衣着干净、整齐、得体。一块
干过活的、上过班的、矿上邻居、老乡，
提起妗子都赞不绝口，都知道妗子性格
好、为人更好。表弟结婚时，外婆来矿
上到我家小坐，提及和妗子同锅搅勺的
10 多年时光，言语里是满满的幸福。
外公过寿，来矿上小住，是妗子陪舅舅
回家接来，嘘寒问暖、顿顿做可口的饭
菜。住几天外公要回家，临出门，妗子
亲手给外公戴上口罩、帽子、围脖，鞋

上一星半点儿的灰，妗子也圪蹴下给擦
干净。我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间。

妗子和舅舅并肩为儿女、侄子、外甥
开拓了生存空间，开辟了从农村老家到
铜川新区的城市道路。外甥到铜川、矿
上或学习或工作，第一口水、第一顿饭都
是妗子送到我们手里。结婚生娃后，拖
家带口到矿上，安排临时吃住、找房子都
要妗子劳心费神。我在铜川上了两年煤
技校，开学来、放假回去，有时连礼拜天
都吃的是妗子做的饭。毕业分到矿上，
连吃带住直到单位宿舍分好。我媳妇第
一次来矿上是 1999年年前二十九，妗子
热情招待，让我们有离乡不离家的温馨。

远离家乡到矿上谋生，在寒冷的冬
天，是妗子给了我们母亲般的温暖，给
了我们无尽的关怀和帮助。我临下井前
在妗子那吃饭，她一边往我碗里夹菜一
边叮咛安全，饭后拿出缝补好的、叠得整
整齐齐的工作衣、鞋袜给我带上，让我上
班换洗。每天下班升井都要先给妗子报
平安，要是哪天加班升井晚了，妗子必打
听清楚，确信外甥安全才放心。那年我
受伤住院，妗子不顾自己上班劳累，炖
好鸡汤、骨头汤给我送到病房。

平时包饺子、烙菜盒、摊煎饼，妗子
都不忘叫我们聚餐。2008年舅舅到北

京出差带回来北京烤鸭，妗子特意打电
话叫我们去吃饭。逢年过节妗子更是
精心烹调、碟上盘下、不辞劳苦，只为
心疼娃娃们。

妗子把侄子、侄媳、外甥、外甥媳妇
和自己儿女一样关爱。带领我们认识
矿上家属、老乡，以方便我们在矿上生
活、工作。交给我们生活的技能，小娃
们的棉衣、棉裤、棉被，妗子给我媳妇
连帮带教做好、学会才满意地回家。对
于我媳妇和弟媳们来说，妗子跟婆婆一
样。她们参加矿上家属合唱排练一个
多月，天天叫妗子看着娃，直到演唱完
毕。遇到不顺心的事都去找妗子倾诉，
妗子都会耐心地开导，宽慰她们，使年
轻燥动的心归于平静。

新区铜煤柏树林家里还保留着妗
子给娃做的棉拖鞋，吃饭用的是妗子
给送的碗碟。睹物思人，妗子的音容
宛在，永留我们心间。

（铜川矿业玉华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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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部由澄合矿业公司原
工会干部马培云精心创作的散文
集《苇园拾集》，被陕西新华出版传
媒集团三秦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

该书分“苇园散记”“苇园遐思”
“苇园寄怀”三个章节，25 万字，收
入 50余篇佳作，时间跨度 44年，其
内容涵盖尘封往事、市井观瞻、流
年感忆、友情拾趣等，细腻而充盈，
丰富且生动。

正如作者后记所言：“我的心
田自小就萌生了与书相伴生活的
春芽儿，它潜移默化改变着我的人
生。让我平淡的生活增添些许情
趣，浸透纸背的文字亦是对放飞心
绪的渴望。之所以 40 余年呕心沥
血、笔耕不辍，只期盼人生能拥有那
一缕墨香、一个梦想！” （张翟西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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